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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活活活跃跃跃跃于海外于海外于海外于海外扫扫扫扫雷第一雷第一雷第一雷第一线线线线的的的的    

自自自自卫队卫队卫队卫队的退役的退役的退役的退役军军军军人人人人们们们们    

    

────────坚坚坚坚守“只有我守“只有我守“只有我守“只有我们们们们才能才能才能才能实实实实施的工作”的信条，施的工作”的信条，施的工作”的信条，施的工作”的信条，    

用用用用过过过过硬的技硬的技硬的技硬的技术术术术在世界上做在世界上做在世界上做在世界上做贡贡贡贡献献献献    
 

荒川荒川荒川荒川龙龙龙龙一一一一郎郎郎郎    （日本地雷（日本地雷（日本地雷（日本地雷处处处处理支援会（理支援会（理支援会（理支援会（JMASJMASJMASJMAS）理事）理事）理事）理事长长长长    原原原原陆军陆军陆军陆军将将将将领领领领））））     
采访 · 撰稿 夏目 幸明 

 2002 年 5月，原自卫队陆军哑炮处理专家小组的退休军人们成立了一个组织ー“日本地雷处理支援会（JMAS）”。目前世界上还有约一亿颗埋在地里还未爆炸的地雷，为了处理这些地雷，专家们一边向当地人传授知识和技术，一边一起排雷解难。原本退休后应该在家抱着孙子享受天伦之乐的他们，为什么决定去这些危险地带？他们的战况如何？心境如何？各种各样的疑问都想听到他们亲口回答。   
  荒川龙一郎 夏目 幸明   

千千千千钧钧钧钧一一一一发发发发的悲壮感并不是的悲壮感并不是的悲壮感并不是的悲壮感并不是驱驱驱驱使他使他使他使他们们们们行行行行动动动动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     夏目 扫雷具体地应该怎样进行呢？  荒川 在柬埔寨，我见到了旧波尔布特和韩桑林政权时代的军人，首先要从他们口中得到“好像埋在那一带了”的线索。国际法规定，对人对战车埋下的地雷，要根据种类数量坐标分别留下记录，但实际上这些数据都没有被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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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在所谓的“好像埋在了那一带”，一米一毫地展开地毯式搜索。真的有地雷。讲讲遇到地雷的心情，专家们都说“真的很倒霉”。在不安和恐惧的基础上，还有撤掉地雷的使命感在身，内心相当矛盾。不论遇到多少次这样的场面，这种矛盾的心情始终不变。 处理办法和排除哑炮是一样的。在对地雷不产生刺激的前提下分辨其种类，确认如何摘除信管，然后按照顺序摘除信管排除地雷。  夏目夏目夏目夏目 也就是说不能像对人地雷排雷机那样通过机械来处理。  荒川 地雷源所处的地形，很可能是对战车的地雷，所以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一个一个的排查是最有效的办法。虽然有很多处理办法，但人工排雷居多。而且，雷区大多处于原野地带，有矮树有灌木，首先清除这些植物就是一道繁琐的工序。再加上雨季和旱季，土壤的软硬程度不一，有时候清除植物的工序也时断时续很花时间。  夏目 而且命悬一线……  荒川  这个还不至于，但必须有命悬一线的紧张感。  夏目 为什么？  荒川 进入当地的自卫队退伍军人们都是专家，会规划出有效方案具体措施，彻底排除“万一出事”的可能性。如果扫雷步骤上有半点模棱两可，一定不会着手排雷，而是通过分布全球的各种扫雷机构和组织，共享信息得到 100%安全的处理办法后才开始排雷。在得出 100%可靠的排查步骤之前，周围全部设置路障防止误入，让地雷继续安静地躺在那。 活跃于柬埔寨扫雷行动的今井洋平先生，他在“地雷处理上是最要求完美要求100%安全性的专家。不但参与排查扫除障碍的工作人员的安全也要求100%，而且处理后的土地利用人员的安全也要求 100%。正是这种 100%的品质保障，才凸显除扫雷的技术水平之高。为了保证这种品质，我们需要毫无疑问完全服从手册并随时保持高度紧张感来执行任务的队员。”这是确保万无一失的唯一办法。  夏目 原来如此。交通事故也是，就算一次闯红灯没出问题，但也不能保证100次，1000次闯红灯都不会引发事故。所以即便没有车通行只要是红灯没变，就不能行驶。是需要这样的完全服从是吧。  荒川 对，就像你说的那样。并不是因为千钧一发的悲壮感，而是要保证任务切实安全地完成，所以必须要忠实地按部就班地执行。这也许是自卫队的传统。即便 PKO（联合国维护和平活动）去了伊拉克，自卫队陆军部队，从停车到扎帐篷，都是整齐划一有棱有角，平行整列的。对于这样的部队，敌对武装能从面貌上感受到这个部队“军规严整”，是有防备的，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夏目 这让我想起来一个朋友，他是自卫队军官，放鞋的时候，脚后跟部分总是和鞋柜的边缘保持平行。  荒川 可能有的人觉得鞋和帐篷什么的随便一点也没关系，但不从身边的一点一滴抓起，有一点掉以轻心的话，便会让对方有机可乘。我们的扫雷现场也是如此。比如在非洲的安哥拉共和国的时候，我们会用地雷处理器材和建筑器材来执行任务，所以 JMAS的职员里也会雇佣一些会操作的当地人。进驻当地的原自卫队退伍军官们每天早上拉链后，都会升安哥拉国旗，一边喊口号一边跑步，然后开始工作。当然，训练有时候只是一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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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自原自原自原自卫队军卫队军卫队军卫队军官的汗水震撼了整个国度官的汗水震撼了整个国度官的汗水震撼了整个国度官的汗水震撼了整个国度     夏目 请介绍一下 JMAS 成立的来龙去脉。  荒川 陆军自卫队，在全国有五方面的队伍，都相应的有一个专业的“哑炮排除处理队”。加上在冲绳的规模最大的排除处理队，一共有六支队伍负责二战中的遗留炸弹地雷的排除工作。这些都是相当专业的部队。从这些队伍里退役的军人们大家都想在退休后继续做贡献。 但是他们只是拆弹专家，没有成立和运营 NGO的经验。所以，借着“希望有人来给我们组织一下”的呼声，大家找到了陆军自卫队的干部。第一任理事叫土井义尚，除了担任过自卫队驻瑞典防卫分队长，还担任过补给统筹本部长、陆军自卫队的补给、整备统筹机构的一把手。然后以他为中心，听到退伍军人们的心声后答应“那我帮你们吧”，所以 2002 年成立的 JMAS。  夏目 原来如此。那么大家以前工作的时候就一直很关注“国际贡献”，“和平贡献”吗？  荒川 是的。JMAS是自卫队退休军人，即“从下到上”的呼声组建的组织。毫无政治色彩。甚至组建的时候因为没有资金，退休军人们自己出资或者通过各种渠道筹款，然后去了各个扫雷现场。 正因为“从下到上”的呼声组建的团队，所以活动也独具特色。我们一边在当地亲力亲为，一边传授当地居民扫雷方法。但因为都是退休军人，其实他们自己奔赴现场也是一种身体负担（苦笑），玩笑话先放一边，比起请外国组织来扫雷，不如在当地培养专家，教授他们正确的知识及方法，这样也能提高效率。像这样，并不只是将任务停留在组织内部，而是去当地传授知识，那么他们的精神也可以得到扩大和延续。  夏目 你们也听取当地群众的需求吗？  荒川 是的，如果只是拆除地雷，之后仍然是荒地的话，收益效果很少，所以在我们扫雷后这片区域可以建设什么样的设施，都会向当地的村长和村民们事先征求意见。比如想修路，想用于农耕，想修学校修寺院等，都是为了当地社会的复兴。 地雷问题解决后，由小松制作所赞助的资金，以前的雷区将成为辽阔的大豆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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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炮排除处理的技巧指导。在柬埔寨。（JMAS 提供） JMAS 专家组成的危机回避教育（JMAS 提供）   夏目 集资方面遇到过困难吗？  荒川 一开始很难得到政府方面的理解，成立一年后，我们的资金也捉襟见肘，只好重新开始新一轮的集资，这一点确实很难能可贵。但在第一任会长西元先生（西元彻也，原统幕议长）等的努力下，我们获得了读卖国际协力奖，际此我们受到了外务省的关注，之后也获得了国家政府的无偿援助资金。 另外，原自卫队的军人和官员们也和企业积极沟通，慢慢的，我们的赞助也越来越多了。  夏目 那最开始，大家都是吃手工便当抹着汗找回来的赞助吧？  荒川 可以那么说。我们在当地，把集装箱改成事务所，并插上了日本国旗。所以外拍当地的日企员工也会来看一看增加一些交流。当然对于企业的员工来讲，能认识这些自卫队退伍军人也会更加安心。所以也有通过这种形式的交流得到资金援助。当然不给我们资助我们也不会轻易撤退打道回府的（笑）。  夏目 作为成果，那么现在活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了。  荒川 对。刚开始只有十几名成员，现在有将近 400人了。2013年为止，我们在柬埔寨、老挝、阿富汗、安哥拉四国拆除了 37万 7234发哑炮和地雷。侧重于教  夏目 在当地的专家们平时觉得最棘手的是什么事情？  荒川 酷暑等气候环境变化比较成问题。比如在安哥拉，安全用水就很难得到保证，当然东西也无法生吃。大家都轮流做饭，因为卫生状况恶劣，大家也要注意各种病菌。柬埔寨和老挝也都如此。疟疾，登革热等等。加上交通方面的基础建设不完善，交通事故也必须注意。这些地区的医疗还远远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准。  夏目 原本应该和孙子们共享天伦之乐结果……您大概多长时间回一次日本？  荒川 因为属于 ODA项目，所以任期也都按照年度计算。有的成员任期一年就回日本，有的成员一去好几年，然后回日本休整。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还会问问要不要再去看看。当然有的人会很爽快的答应，也有的时候和成员们交涉说“人手不够希望再坚持一下”。  夏目 当地的习惯会有觉得不方便的时候吗？  荒川 从基础支持开始教当地人的话，会需要一些时间。比如测地雷源需要以长方形的面积来计算等数学知识也需要告诉他们。很多当地人都还不太理解这些东西。特别是柬埔寨，波尔伯特政权下的大屠杀导致整个国家几乎没有 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这样一来也出现了教育断层。现在教的都是刚接受了高等教毕业没几天的女生，她们逐步的成为主力，刚开始的时候，需要从文字和数学开始教。  夏目 语言也不通吧？  荒川 对，因为这个问题大部分外国 NGO都选择自己扫雷，然后带回国处理。但这样一来，仅仅是国



                      

  日本外交政策论坛 2014 年秋季版 

道周围地区能有转变，但从整体来看效果都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们把重心放在教授方法上。 比如在老挝，当地的地雷处理组织成员要求我们“想要一个训练中心”，下一年度会有专家在训练中心任教。这里教授高水准的专业知识，这里的学院毕业后回到各个地方担任教官，教授更多的人处理办法，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夏目 虽然花时间，但是为了大家的和平。  荒川 对，而且我觉得这是个正确的方法。 比如安哥拉最近出了石油，其实他们也是有资金的。所以当地也成立了哑炮地雷处理组织，也引进了对人地雷处理机，但是只是把机器放在燎原之中无人问津。因为他们没有人会操作也没有人会保养修理。这种机器需要焊接特殊合金制造的零件，一边保养一边使用，但他们没有这个技术。 另外，爆破物的种类也各式各样。就算同样都是爆破物，但美军为了斩断胡志明路线轰炸老挝时用的是“长延期信管”，这种炸弹在空投一个月以后才爆炸。目前处理的有这种炸弹，当时没爆，一直沉睡到现在。处理这种炸弹就非常棘手，必须要有专业知识才行。 而且，还要教育大家“遇到还没爆炸的炸弹绝对不要碰”。比如集束炸弹（在一个巨大的炸弹容器里装入复数的子弹。因为有哑炮散乱的问题，目前国际上正准备禁止使用该炸弹）的子弹，在有的地方子弹已经散乱在落点周围。这种子弹小孩子作为玩具拿来玩，如果撞到了特别坚硬的东西就会引爆它，非常危险。所以我们到了当地会一面观察一面行动。   
平淡中的平淡中的平淡中的平淡中的坚强坚强坚强坚强     夏目 说到炸弹的种类，最近帛琉共和国海域中的爆雷目前也在处理中吧？  荒川 这是二战时期日本带去的爆雷。如果读过司马辽太郎先生的《山坡上的云》，你能会知道这种爆雷日军使用了“下濑火药”。这种火药里有一种成分叫“苦味酸”。苦味酸一旦泄漏到海里，潜水人员和当地居民接触后，会产生烫伤和头疼等症状。 这里面，帛琉港附近，装载了大量的“铁兜（钢盔）”，别名“头盔裂缝”的日本运输船在此地沉没。装载的爆雷攻击 165颗全部沉于海底。战后 70年的如今，穿上的爆雷铁皮被腐蚀，开始出现酸泄漏。这一地区，由海军自卫队的“水中处理队”的退役专家负责，穿上在泄漏地区也能正常使用的特制防酸潜水服，往爆弹铁皮上喷涂一种特殊的防酸剂。现在 165颗种的 14颗爆弹的修补已经完成。    夏目 这也是个要花时间的工程啊。快接近尾声了，我问一个难一点的问题吧。大家为什么不畏严寒酷暑置身险境也要参加这项事业？支持大家的是什么样的信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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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川 “在人生成就时期不想留下遗憾”——这是我们的一位成员说的，高山良二先生，他在柬埔寨。他对夫人说他有“严重的柬埔寨病”，不去柬埔寨就治不好，这样征得他夫人的同意后，退休第四天就坐上了去柬埔寨的飞机。这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因为 PKO的工作被派往柬埔寨，因为有政府规定，只能修桥修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因为哑炮地雷受伤甚至丧命的当地居民，所以一直为他们想做点什么。高山先生说过“收拾战争残局的应该是知道战争的人，这才是常识”。 另外，团体创始人的土井先生曾经说过“日本专家一位，清扫卡车一辆，柬埔寨人三人就能组成一个拆弹小组，一年的活动经费大约 500万日元。这个规模的话我自己也能负责2 ～3年”。他是在按照这个想法在行动。后来，他还提到了“只有我们才能承担的工作就是我们不可逃避的责任”。 其实，我总在想“真的有那么复杂的意义吗”？我觉得，自己的特长不管到多少岁都想继续发挥下去，如果能够实现，这是件幸福的事情。当然，专家和理事们都有自己的使命感。想为世界和平做贡献的心情归根结底总是有的。但是，大家年纪越来越大，一个比一个老，我们内部的小册子的标题也叫“大叔们的国际贡献”（笑）。所以各方面上要说稳定也算是稳定的，在这种稳定的环境中，平平淡淡地工作的人确实不少。   ［译自《Voice》2014年 8月刊，本文经 PHP研究所同意翻译转载。］   
 

荒川龙一郎 认定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日本地雷处理支援会理事长。1977年 3 月，防卫大学校毕业后，参加陆上自卫队。2008年任陆将、第七师师长、2009年任陆军副幕僚长（副司令）、2010年中部方面总监，2012年退官。同年 12月任大京工业顾问、2013年兼任现职。  
夏目幸明 1972 年 3 月 20日出生于爱知县。爱知县立丰桥工业高中电子工学科毕业后，进入早稻田大学第二文学部（现文化构想学部）学习，之后就职于广告公司 ASATSU DK就职。退职后，转身为经济记者。以“看管理、经营、技术三点，则可看清一个公司”为口号，采访多个企业。著作有《描绘创业者 13人的人生（破格的成功法则）》（PHP研究所）、《调查为什么产品会成为产品（日本的故事）》（讲谈社）等。同时在明治学院大学开设就职讲座向大学生传播工作的乐趣。信念是坚决不写小道消息，专门描写辛勤工作流汗的同志的心声。如新作《回避管制》（PHP研究所）关于电力以及自卫队的著述有很多。    

 帛琉共和国海域中的爆雷处理（JMAS 提供） 


